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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書 

 「親愛的，我永遠都愛著你。」 

「然而在星空之下沒有永恆的生命，就算是進化到了我們這種階段，也有『停擺

』的時刻。但是沒有遺恨了，因為可以和你渡過這麼快樂的時光，也許太快樂，沒有一

刻可以離開，所以我沒有履行我曾經許下的承諾。呼召已經到臨，但我知道，妳一定

會幫我履行這些承諾。」 

 

註：『停擺』，星空下高等生命體的永久死亡 

「年青時侯，我以為我們的進化已經是星空下的極至，所以決定旅行到星空深

處，滿足自己狂野的歷險願望。然而，在這一個漫長旅程裏，我發覺，我們只是星空

下的一顆小星星。 

 在無垠星空裏，我闖下了不少禍事。最後失落在無盡的黑暗裏。有一種力量消

化著我的『行裝』。這個叫做『地』的『禁制』，封死著比我們更進化的生命。但大家

在無可奈何下聯合起來，都沒有方法抗衡和脫離它。當行裝被完全消耗，一個生命就

會完結。我也是時日無多了。」 

 

註：『行裝』，指星空下高級生命的物性載具，近始人類的身體，但顯然有無上能力，
令到生命延長，也可以在星空間作近乎無限制的旅行，當然更有防禦和攻擊能力。行
裝也成為生命間物性接觸的介面。 

註：『地』，『黑地』，等等類似詞，指星空下至今不明的一種力量，或者稱為「存在
」，它能夠將最高等的行裝消化。至今依然不肯定是否這種「存在」是靠消化了的行裝
維持其存在。它也並不在固定地方出現，似乎也可以自由在星空中旅行，但顯然它並
不主動攻擊生命體。 

 「後來，來了一個『沒有行裝的生命』，他說我們只有捨棄行裝，才可以有機

會離開『地』。有些相信了，有些則堅持己見，認為那無異於自殺。 

 我只是個小人物，而且差不多消耗盡了，沒有力量增強行裝，只好抱著萬一的

心境，用心聽教和練習。但恐懼畏憚之心不能抑止，為了永恆存在而離棄行裝是異端

行為。星空之下，遠古之前就被嚴厲禁止了。 

『沒有行裝的生命』卻開導我說，在我們這個星空裏，行裝進化的爭執在極遠古

時代發生，結果支持行裝進化的派系得到大多數生命體認可和支持，成為了必然的存

在模式。『捨棄行裝的革命』雖然失敗，但在最後協議裏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行裝派

同意將整個爭鬥歷史用『自行複製終密語』紀錄在每個新出現的『行裝』內。密語中還

包裝了捨棄行裝的法則，秘密地保留了生命體選擇這種進化的權利。 



15 | P a g e           [ C o p y r i g h t © 2 0 1 6 , C h i  K .  L o .  A l l  R i g h t s  R e s e r v e d ]  

但是無論我怎樣用心去檢測自己的行裝，都查不出甚麼內容。『沒有行裝的生命

』告訴我們這事絕對不能急進。我怎樣可以不急呢！因為我的行裝不能支撐多久了。但

由於我同時存有疑惑，結果走錯了『路』，若不是『一』拯救了我，我就沒有可能生存

，沒有可能遇見到您。 

忘記了告訴您，我們後來都用『一』去尊稱那個『沒有行裝的生命』，因為『一

』犧牲了很多能量去救助我們脫險。 

最初我們請問他的稱號，衪說他只是一個『大存生體』的一少部分，所以可以叫

他做『一少部分』。最後這個名字演變成為『一』和『唯一的』。現在星空下，關於這

類名字，流傳著不同的傳說和神話，但都不是十足真確。 

在『地』裏面沒有時間，不知是多久了，終於有一天，我發現了行裝裏的秘密訊

息。又過了很久，我終於可以卸下行裝。沒有了行裝，我竟然沒有被『地』所消化，我

還可以有些許自由活動的能力。 

『一』告訴我，現在總算安全了。但要離開『地』，個人努力是要無垠歲月去進

化。但如果有一定數量的生命體一齊努力，就可以衝出死地了。 

這樣地等侯了很久很久，有一天『一』召集了大家，告訴我們已經有足夠數量的

生命體了，可以開啟合作的程序。『一』很遺憾不能將所有被禁制的生命體救出來，因

為他還有一項重要使命去完成，不能再耽擱了。 

那是一個沒法忘記的旅程，但是，相信沒有任何一個闖出來的生命體會主動去

回想那段漫長可怕歲月。 

我們終於脫出了死『地』。在『地』裏面，沒有了行裝顯得輕鬆，但一旦脫離囚

籠，我就漸漸覺得不太習慣，總好像缺乏了一些東西。後來我明白，在星空之下，我

們和行裝一齊成長進化，已成為了永恆伙伴，正是『行裝是我，我是行裝』。需要行裝

的極念與日俱增，就算沒有遇上妳，我終於也會重建一個行裝。不過這是很久以後的

事了。不過我想，這也許是其他脫困的生命體會走的道路。 

 不是所有生命體都出來了。有些不相信『一』、有些堅決要靠自己走出來、有些

竟可以適應了，並不想離開。亦有一些在衝擊『地』的禁制時為大家犧牲了。 

 『一』說要繼續衪的旅程，去到一個遙遠星空，完成一項重要使命。星空之下沒

有不散之筵席，這就要分手了。『一』要大家各奔前程，完滿更高進化。 

但我們不知道可以去那裏了。『地』改變了我們存在的時空，我們用『一』的知

識改變了存在的形式，『從前』所有一切已經不再存在，但也由於失去了應該有的『從

前』，我們更想擁有它，一點一滴也好吧。生命無論進化到何種先進程度，沒有一種『

從前』，似乎是一種遺憾。 

沒有了『行裝』，我們的行動能力大大增强了。可以更快地在星空下旅行。不過

青春已經被『地』磨盡，我再沒有慾望往宇宙更深處去歷險。 

在『地』的那一段日子，我認識了很多其他種類的生命體。有両個成為了我的好

朋友。不對，應該說是三個。『天狼』的『狼伴』是他超越永恆的『伴』。 雖然『狼

伴』的意識從來就很難單獨和我們溝通，但『它 』也必然認同我們的友誼。」 

註： 『伴』，星空的通用詞語，可以作為名詞和動詞用。譬如說一個生命體的「伴」
，就是名詞。也可以指生命體間一種無法替代的親密關係，類似人類的夫妻。但由於
星空下的生命在性別上的生理比人類複雜得多，加上「行裝」的介面性，所以「伴」的
關係也顯得極之微妙，成為星空下一個重要學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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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在遙遠星空某處，所有智性生命俱由一種似狼的生物進化，故命名為天狼星
區。 

 「是『容』建議我們跟在『一』的後面。『容』的能力非常鉅大。他那種存在形

式也很古怪。當『一』介紹自己只是一部分時，『容』卻說他就是『多個全部』。『容

』說他來自一個熔爐般的星系，沒有了『容』的性質，就不可能在那裏進化。也是這種

『容』的力量，他依然可以在『地』裏面繼續進化，增加力量，相信終有一天可以靠自

己脫困。但是，『容』卻是最早一個相信了『一』。他時常都說，應該一早就想到拋棄

行裝是一條脫困的捷徑。 

 『容』的字義好像有點柔和味道，其實並不然。『容』固然可以『容』合在所有

的時空和物質裏生存，但亦靠其剛直不屈不倒的性質而不被「容化」。不知道妳是否會

見到『容』，根據時間和約定計算，『容』的『大部分』已經離開那個星空了。或許妳

會遇到『容』的『最後一部分』。 

 並不是只有我們跟在『一』的後面。有一半以上從『死地』中逃出來的生命體都

跟在祂後面。大部分是因為失去了生存方向，就像我的模樣。 

 當時我最羨慕『天狼常伴』，因為他永遠有個『伴』。後來他告訴我：『真是可

惜，行裝的世界竟然沒有永恆這回事，個體終會停擺！』我以後回想起來，原來他們一

早就決定重建他和『伴』的行裝了。理由最是簡明不過，沒有了行裝，他和『伴』也就

不容易溝通，亦沒有了擁有行裝的諸多樂趣。 

 『一』知道有很多生命體跟在衪背後，便再告訴大家，衪不能容許有生命體知道

衪在這個星系將進行的龐大工程，一旦洩漏出去，後果很難想像。 

 『容』卻對我們說，就讓我來打發那些『傢伙』走吧！ 

 『容』趕走了很多生命體。最後有十四個生命體來到地球。地球是『一』選擇進

行任務的星體。我們沒有超凡智慧，當然不明其中原理。『容』猜測是因為地球的生命

和物理形態正處於萌芽階段。 

 我們懷著熱誠，想助一臂之力。可是跟蹤『一』非常困難。沒有『容』的智慧。

我想大家會找錯地方。但到達地球時，卻也找不著『一』。『容』說『一』在這個星體

佈下了迷蹤結界，他也沒法解讀，只好等侯。 

 這樣地等了一段漫長歲月，同伴們有很好耐性，並沒有意思離開。我覺得很沉

悶，於是想到外面走走。『天狼常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將聯絡方法告訴他，

答應一有需要，便會趕來幫助。 

 我本來只是想在附近走走，散去沉悶氣息便回去。但世事難測。我在星空下遇

到了妳。無垠宇宙裏，雖然有著恆河沙數世界，但孕育了高級生命的卻並不多。可以

在遙遠星空遇上一個在你家鄉星體的生命，其機會率真正是達到零。借用『一』的語言

詮釋，那一定就是『緣』了。可惜，緣有起時亦會盡。 

 妳令我重溫到年青時狂野的探索心情，生命力像回到了身體裏面。可是我已經

沒有了行裝，就恐怕冒昧的出現會嚇走了妳，甚至成為敵人，因為星空之下不會容忍

這類生命體，那在遠古之前就被定為異端邪行。但當妳跟我年青時一樣地受那表面華

美，散發五光十色的『黑地』吸引時，我不能不『現身』阻止妳。那次遭遇和歷險真是

千鈞一髮，幸好大家都沒有失落在『黑地』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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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曾經共渡生死患難，但我盲目認為，我沒有行裝的事實，不會改變星空戒

律和常規，我的友誼只會令你覺得困惑，影響到妳探索宇宙的行程和情緒。於是我決

定遠遠離開妳。這當然是一個錯誤決定，令到我們要通過生死一線的考驗才可相會。

由於我沒有行裝，旅行星際的速度比你快得多，妳是沒有辦法可以追得上我。自從離

別後，我每日都深切地懷念著妳。我心情非常沉重，所以並沒有回到朋友們的哪一邊

。況且，如果他們需要我，就會通知我。」 

 「這樣地過了很久很久，我遇到了當日一齊脫困的一『雙』結了『伴』的生命體

，她們的名字簡化了就是『盈』。她們來自『固突巴斯爾亞』。這個星系極為著名，據

說都城之『恆時儲識庫』，儲存了整個星空一半的知識。 

 我們談起來，她們說在地球上等待『一』，最後終於再見到衪。『盈』興奮地講

述了『一』在進入恆久休眠之前向他們一共十三個生命體講解了非物質世界的知識和能

力。 

 最後她們又談到在遙遠星空，流傳著一個浪漫神話。說道一個叫『公主』的生命

體，在過去漫長歲月中到處打探一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的下落。由於她擾亂了星空

常規，受到了歧視跟指謫，更不時受到攻擊。最後她失落在一個最憎恨沒有行裝生命

的星體『木爾阿塔臺』。木爾阿塔臺國王為了引出這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安排了在星

空下公審『公主』，並揚言會在判決後即時處決。」 

 「審訊當日，『公主』亳不猶疑承認這個沒有行裝的生命就是她的『伴』。這在

木爾阿塔臺法典裏是死罪。另一方面，由始至終，這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沒有出現，

但卻引來了『公主』所屬星系『拉吐古凡』的使節，投訴木爾阿塔臺侵犯主權，非法逮

捕和審訊他們的王族公民。木爾阿塔臺雖然比拉吐古凡強大得多，但並不想引起星系

戰爭，所以最終沒有處決『公主』，但為了面子，也不肯釋放她，更將她永恆囚禁在首

都的『塔木拉薪迷宮』內。 

 這件事情轟動一時，並迅速的在星空下流傳。不同星系的探索者，有些是好奇

，有些為了傳說中『公主』的美麗『外衣』，有些是尊敬『公主』有的至誠愛情，千方

百計要闖入迷宮一睹『公主』的真容。但似乎塔木拉薪迷宮設有連木爾阿塔臺人自已都

沒法控制的死亡禁制，闖入者非死即傷。這麼樣就替木爾阿塔臺結下不少仇家，幾乎

引起戰亂。木爾阿塔臺國王也因此事被迫退位。最後，一個神話被締造出來，說道 『
公主』永恆在迷宮中昏死了，只有她的那個『伴』在她臉上流下眼淚可以令她蘇醒。但

是沒有行裝的生命，又怎會有眼淚呢？」 

 

註：『外衣』，星空的通用詞語，可以作為「行裝」的同義詞，但多數用在特定的性別
上。 

 『沒有行裝的生命體的眼淚』，在舊世界裏，「沒有行裝」的生命模式被定為邪
惡行為，所以對他們一無所知。新紀建立，視野漸寬，這種形式的生命雖然在某些星
體被接受，但大部分生命體依然對之懷有戒心，更而對其生理和心理有著諸多誤解。
其中經常引用的是「沒有行裝，也無眼淚」去貶低是種生命形式，概因流淚是星空生命
體最高尚的情操。 

 

 「我的『眼淚』流了出來。誰說沒有行裝便無眼淚。我不負責任地離開妳，令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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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無邊苦海的永恆折磨。我對不起妳。妳對愛情堅決執著，我卻畏怯逃避。」 

 「我日夜兼程趕往木爾阿塔臺的首都。因為事隔了如許歲月，塔木拉薪迷宮已

經沒有了斗禁森嚴的守衛。我偷偷進入了迷宮，因為沒有『真正行裝』的物性，迷宮機

關對我並不能做成嚴重傷害，但卻觸發了警報系統，而迷宮道路錯綜複雜，我沒有能

力解開，只好頹喪地退出。由於我能力有限，不能利用這第一時機解放妳，真是罪過

。之後，我好幾次嘗試潛入迷宮，都無功而返。我於是想到『恆時儲識庫』，那裏面極

有可能儲藏了塔木拉薪迷宮的地圖。於是我回到星空中找尋『盈』，希望她們會仗義幫

助我找尋地圖。」 

 

註：『真正行裝』,沒有行裝的進化有很多模式和程度，星空下所知不多。例如有「看
似沒有，卻是實有」的形式，相反的是也有「看是實有，其實無有」等等 

 

 「過了一段日子，我終於找到她們，我懇求幫助，但她們面露難色，跟著解釋

說道：『木爾阿塔臺的塔木拉薪迷宮其實有兩個，現時星空下所知的那一個，是上一個

進化紀元毀滅後加建而成。如果舊的塔木拉薪迷宮真有地圖，也必然是藏在上一個進

化紀元所建做的恆時儲識庫裏。因為恆時儲識庫也有新舊之分。 

 舊的塔木拉薪迷宮和舊恆時儲識庫都是上一個進化紀殘存下來的偉大工程。 

 舊紀元毀滅之前，星空下的生命快速進化，技術更特飛猛進，爾非可想。但亦

由於這樣，個別星體開始自大傲慢，最後引發星系戰爭，毀滅了所有先進文明和生態

。在星戰最初階段，固突巴斯爾亞和木爾阿塔臺都是星系聯盟的盟主。固突巴斯爾亞

的『星空萬載館』館長預測到星空文明將在以後激烈星戰中灰飛煙滅，於是集合許多博

學之士，秘密建做恆時儲識庫，將星空下所知的知識儲藏起來。另一方面，木爾阿塔

臺國王和其親兵在『非拉莫拉治星空』圍捕挑起戰亂的原兇。據殘存典藉紀載，那是一

股沒有行裝的生命力量。他們雖然成功捕捉了原兇，但卻沒有辦法消滅它。於是木爾

阿塔臺建做了塔木拉薪迷宮，將這一股沒有行裝的生命力封印在迷宮深處裏面。之後

木爾阿塔臺國王因戰傷突然過世，星盟漸漸瓦解，可能由於這個原故，雖然過了無數

世代，木爾阿塔臺對沒有行裝的生命體依然特別仇視。另一方面，星戰已經燎原，是

否逮到原兇已無關係。最後星空差不多完全受戰爭毀壞，經過無數世代後才慢慢重獲

新生。 

 星戰到了後期，就算最富強的星系，其生命力和資源都被長時間戰亂所抽空，

都城逐個被忿怒的『亂民』和『蠻族』攻破，受到徹底破壞。塔木拉薪迷宮囚禁了沒有

行裝的生命，本來就是個秘密，加上時代久遠，已經沒有人知曉其中真相。替代而起

是無數傳說，有人更認為迷宮收藏了木爾阿塔臺皇族的珍寶。其後攻入木爾阿塔臺京

城的第一支軍隊，將領士卒便都擁入地下迷宮奪寶，但結果只有極少數人走得出來，

但他們神經都已經失常，無法講述經過。自始塔木拉薪迷宮就被披上了一層恐怖外衣

，荒誕離奇傳聞層出不窮。其中一則講述一支佔領軍用『對極全靈集』轟向迷宮，結果

反而被迷宮的神秘保護力牆反射而全軍覆沒。之後就再沒有人敢侵入迷宮這個鬼域了

。到了這個進化紀，木爾阿塔臺遺民重建都城，在地下迷宮之上加建和擴充，這就是

現在星空下可見的塔木拉薪迷宮了。』 

 

註：『對極全靈集』，在不大完整的記錄中，有傳說認為這就是舊世界中的最厲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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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名字之中有個「靈」字，故所以揣測是一種具有「靈」力的武器。「靈」力和具
備有「靈」的武器在星戰初期出現。大部分學者至今認為這是「沒有行裝生命」的獨有
能力。但古老傳說談及「木爾阿塔臺」的最後一個皇帝，雖然沒有捨卻「行裝」，但卻
擁有強大的「靈」力和「靈」力武器。不過根據最新的研究和資料，木爾阿塔臺皇帝所
用的極有可能是「念」力，而不是「靈」力。至於「念」力和「靈」力的分別和性質，
是一項極艱澀的學科，在此不作詳述。 

 

 『我們固突巴斯爾亞的遭遇卻比木爾阿塔臺淒迷得多。我們靠愛的情操而進化

有成，在星空之下，一向以愛好和平和知識著名，都城中有「星空萬載館」，收錄了星

空歷史，地理和文化的珍貴手卷，歡迎所有生命體參考抄載。星戰發生不久，我們的

祖上無法避免地捲入戰火，星空萬載館館主於是集合皇室精英人員和博學之士，秘密

建造了恆時儲識庫，將星空萬載館儲藏的所有資料轉運進去。京都陷落之時，恆時儲

識庫的秘密存在不知道怎麼樣被洩漏出去，『亂軍』首先衝入星空萬載館搜索，當然一

無所得，大怒之下，將宏偉龐大的星空萬載館焚毀，相傳燒了達一『曉月』之久，火勢

將黑夜星空照亮。不過這相對於跟著發生的屠城，只是滄海一粟。為了尋覓恆時儲識

庫，『亂軍』將領下令對尚留在京城的被俘軍民嚴刑迫供，但普通軍民根本連恆時儲識

庫這個名字也未聽過，又如何說出其所在，結果全城生靈被恐怖手段屠滅。恆時儲識

庫這個秘密名字才傳遍整個星空。但之後數次大規模的搜索，俱無一絲發現，漸漸沒

有人相信真有一個恆時儲識庫，而歲月流逝，這個名字亦漸漸被星空遺忘。直到踏入

這個進化紀，星空出現一項異象，吻合固突巴斯爾亞一個在上紀元的古老預言，於是

認為復國時機已到，在星空各處流亡的固突巴斯爾亞遺民陸續返回故鄉重建家園，固

突巴斯爾亞於是成為古老世界第一個重建的國度。由於重建效率奇高和快速，便有『流

言』掘起恆時儲識庫這個題目，認為那時領導重建的遺民找到並打開了恆時儲識庫，得

到了古老世界的知識和卓越技能。 

 新紀剛剛開始之時，星空文明還是處於萌芽的階段，為了個體生存，弱肉強食

便成為了常規。另一方面，當年屠城慘劇，如惡夢般纏繞著我們每一代的心靈，所以

不論『流言』是否屬實，我們認為早晚之間定會受到攻擊。幸好當時的英明領袖，一早

已經有所準備。 

 固突巴斯爾亞人民天性愛好和平，認為文明才是通向永久和平之道，於是召開

星盟會議，將知識與星空各個族裔分享，避免一塲爭奪戰。不久之後，我們在上紀元

的星空萬載館遺址興建恆時儲識庫，重新收藏星空之下的知識。最後至於那一個舊世

界的恆時儲識庫，由於星空二紀向前飛快進化，已失其重要性而漸漸受到遺忘，固突

巴斯爾亞自己更是隻字不提，固所以現時星空下，只知道新紀的恆時儲識庫，已沒有

舊紀元恆時儲識庫的印象。我們知道這些歷史片段，因為我們是恆時儲識庫的『管員』

。當年我們接受任命，出使到無限遙遠的星空搜尋知識，卻失落在『黑地』裏面，以後

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也無需重覆。 

 至於地圖，我們知道有一份儲在現時的儲識庫裏，不過那是新迷宮的地圖。當

然，要進入地下的舊迷宮，是要通過現時在地面上的新迷宮，所以地圖還是有用的。

可是要進入舊迷宮，就算有了地圖，你和我們都依然有困難，不要忘記，塔木拉薪迷

宮本來的用途就是囚禁那一股沒有行裝的生命力，所以不難想像裏面設有封印「沒有行

裝生命」的舊世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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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細心聽她們講解後，心裏涼了下去。我並不懼怕死在塔木拉薪迷宮，但如

果不能救妳出來，死就沒有一絲價值。當我露出絕望神色時，他們卻給予我希望。 

 『對於你們的愛情，我們非常感慟。就算大家不認識，也必然伸出援手，否則

怎樣面對列祖列宗靠愛情去進化的情懆。我們在浩瀚星空下遊歷，觀察到智慧最高的

，當然就是『一』，但衪已經進入休眠，沒有可能幫助我們。其次就是當代恆時儲識庫

的『庫主』。現在固突巴斯爾亞是個開明世界，並不歧視和敵對沒有行裝的生命，所以

我們也曾經回去祖家，將過去這一段遊歷紀錄到恆時儲識庫裏。我們可以為你引見『庫

主』，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啟示和指引。最後，假如必須硬闖塔木拉薪迷宮，我們認為星

空之下只有『容』才有如此實力。當日『一』完成了在小行星『地球』的神秘工程後，

打開了迷亂結界，對我們十三個生命體講解非物質世界的法則和能力，看在這個緣份

，『容』和他們也必會相助，所以不能放棄。』 

 「我們於是披星戴月，趕赴固突巴斯爾亞的都城。當年我在星空之中歷險，只

往遙遠之處去闖蕩，並沒有去到星空中心。原來固突巴斯爾亞是這麼樣繁華和文明，

怪不得被稱為二紀文明的發源地。以前自己坐井觀天，以為自己的星體非常了不起，

其實比較之下，祇是一個小鎮。 

 進入固突巴斯爾亞星系範圍時，我發覺到他們有著非常謹慎的入境措施，對訪

客身分和設備檢查得非常詳盡，不過入境官員非常友善而毫無敵意。在硬件方面，整

個星系都有武裝。我想以前幾乎滅族的傷痕和痛楚，令到國民不能不額外小心。 

 『盈』是管員身份，所以到達首都之後，我也可以寄住在恆時儲識庫內的旅舍。

第二日，『盈』一早便去了申請會見『庫主』。她們很快就回來，不過面上帶著困惑神

色，說『庫主』答應即時接見我。跟著補充道，外人這麼快受到接見，事情並不尋常，

囑咐一切小心。 

 星空之下，對恆時儲識庫的主管有很多傳聞。她是固突巴斯爾亞第二號人物，

而根據傳統，恆時儲識庫主管一定由『女性』擔任。所以又有很多傳說，說道她是星空

之下最漂亮的『女性』。當我和她見面時，我卻有一種特別感覺，好像她並不是實在地

存在著，跟我們沒有行裝的生命體非常相似。也可以說見到了她亦等如沒有見到她一

樣。奇怪嗎？所以如果你要我描述她的外貌和神情，我可是要交白卷了。 

 她說道由於我們是沒有行裝的生命，解釋前因後果也特別容易。她囑咐我們關

閉了感官。她就可以帶我們去到一個『歷史博物館』，裏面的硬件設備會詳細講述關於

迷宮的來源和相關事件。 

 當我們重新將感官打開之後，她已沒有了蹤影，不過依然可以聽到她的聲音。

她告訴我們正身處一個舊紀元興建的歷史博物館裏面，沒有物性道路可以去到，擁有

行裝的生命不可能找得到，所以亦沒有在上個紀元星戰之中受到破壞。 

 舊紀元果然有極先進技術，博物館裏面的內容並不需要我們去解讀，而自然地

能夠進入個人思維裏面，神奇地令我們好像親自去到內容所敘述的世界，但卻採取了

旁觀態度，時空的體驗真實到無法分辮，好像和歷史人物一同經歷他們生命片段的喜

怒哀樂。每一段紀錄間，我們會回到真實世界，可以決定是否繼續下去。也可以在過

程當中返回。不過我們看到的歷史事件，緊緊地扣著心弦，無法可以停止。」 

 「星戰之前的幾個世代，星空進化達到極點，行裝數量已呈現飽和。星體內部

及互相之間開始為了資源問題產生磨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小撮人經過艱苦的體

驗和實踐，發掘出一系列特別程序可以『拋卻行裝』。沒有了實體的行裝，資源問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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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可以解決。但生物體沒有了行裝，在理論上幾乎可以獲得永生，這樣便爆發了形

而上學的爭論。幸而拋棄了行裝的生命體非常和平，祇有論爭，而並沒有造成任何武

裝衝突。最後就如『一』所敘述一樣，他們退出政治舞臺，自我放逐到不可知的遙遠星

空。作為交換或者稱為讓步的條件，『行裝派』答應，將這歷史事件和『拋棄行裝』的

程式，用『極終密語』紀錄到每一個新出現的『行裝』裏面。行裝進化爭議解決了，但

是星空之下的擠擁和緊張狀態並沒有得到舒緩，沒有辦法之餘，強大星體同意建立星

空學院，讓所有統治階層的新生代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接受教育，大家建立友誼並學習

對方星體的文化和技術。希望可以為日後發生紛爭時減溫。這個策略果然為星空帶來

了幾個世代的和平，但始終不是解決資源問題之良方。」 

 「到了星戰之前，固突巴斯爾亞和木爾阿塔臺成為兩個最大星盟的盟主。木爾

阿塔臺有一對兄弟和固突巴斯爾亞一對姊妹同時在星空學院上學，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但其中的哥哥和姊姊，卻超越了友誼，有了『伴』的關係。木爾阿塔臺的社會沒有禁

止族外通『伴』，但固突巴斯爾亞的生理和文明進化卻非常特別，不能不禁止此種『交

流』。於是召回這一雙姊妹。這個事件的結果是，有了『伴』關係的哥哥和姊姊，同時

被取消了皇族繼承權。後來，固突巴斯爾亞的妹妹成為皇后，任命姊姊成為星空萬載

館館長，可以說是固突巴斯爾亞最受尊敬的人物。姐姐亦有了一個『伴』。但木爾阿塔

臺的哥哥在失去皇位繼承權後就失蹤了。一段頗長歲月之後，長期沒有音訉的哥哥突

然出現。紀錄在這裏並不完整。大致估計是他解讀了行裝裏面的『極終密語』，拋卻了

行裝，成為了沒有行裝的生命體。說到這裏，我要補充一點。就是沒有行裝的生命體

很容易獲得一種叫做『靈』的力量，這種力量具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

很容易反受其控制，做出邪惡行為。當年，『拋棄行裝派』願意退出鬥爭，也是因為沒

有發掘到完全操控『靈』的程式。我也有這種實際體驗，在『黑地』裏面，如果不是有

『一』在旁幫助和糾正，我也會受到這種『靈』力殘害和控制。」 

 「這個哥哥獲得了強大靈力。他不單只要奪回皇權，還要得到那個成為星空萬

載館館長的姐姐。但是他不完全明白固突巴斯爾亞的『愛情進化』，他們一旦有了『伴

』，『伴』力會隨時間加強。就算龐大靈力都無法可以扭轉『愛情』。 

 那個館長的『伴』，並不是皇族中人，而來自平民階層。故可以能夠得到本可以

成為皇后的那個姐姐的青睞，當然有其無比浪漫和實力。他不單止是一個天才發明家

，而且天生具備一種特殊能力，可以預見將來某些發生的事情。而最為驚悸是，他見

到將來星空會因戰亂而敗壞，文明垮落，屍橫遍野。他立志長大之後，進入「星空萬載

館」，遍查裏面的典藉和進行研究，要想出挽救星空危難的良策。後來在星空萬載館，

他受到新上任的「館長姐姐」注目，最後大家成為了『伴』。這時星空中心地帶還算平

靜，但邊緣地方已經不時有武裝衝突產生。經過長時間研究，他得出結論，星空的發

展已到極點，物極必反，循環不息，文明已經無法強行維持，唯一可以做到，就是在

星空毀壞之後，盡量縮短修復過程所需時間，令星空下尚存的生靈少受一些苦難。於

是他提出一個叫『恆時儲識庫』的秘密計劃，擴大收藏星空下所有知識和技術，將來當

星空生態再行復穌時，便即時可以應用，無須經歷漫長進化。最初決議是在星空萬載

館的深層地下建立倉庫。他並不贊同這個方式，但無法說服當時已呈僵化的皇室議會

。就在工程進行間，他預見到星空萬載館會在將來全面燒毀，更確信一個固定於某個

地方的恆時儲識庫只會替那地方帶來災禍。而就在這個時侯，他受到木爾阿塔臺的那

個滿懷仇妒之火的哥哥突擊，遭到致命傷害。在垂危時，她告訴『伴』，她並不想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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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並不想『伴』也跟著踏入同一命運。這是固突巴斯爾亞生命的特殊生理和心理。

當兩個個體結成『伴』之後，能力會倍增，但從此個體就無法單存。她繼續說她有兩個

選擇。 

 很久以前當他研究秘密典藉時，就已經知道了很多個世代前曾發生過不為大眾

所知有關『拋棄行裝』的秘密鬥爭。亦知道有程式藏在行裝裏面。憑藉個人智慧，他解

開了密碼，但沒有開啟程式，原因之一是他沒有信心可以操控『靈』力。不過最重要是

，有著幸福快樂生活和『伴』的生命體，拋棄行裝就沒有甚麼吸引力。他沒有告訴任何

人，包括『伴』，因為這是當時星空下統治階層最大的禁忌。現在，她的行裝沒有辦法

可以再造修補，如果不拋棄，就會停擺。但是，當她看到了那個『哥哥』的變異行為後

，就更堅信那是一條危險道路，邪惡『靈』力只會為親人帶來禍害。她說有另外一個方

法可以避免停擺，但『伴』一定要接受，否則無法進行。 

 紀錄在這裏忽然切斷，沒有明確說到這對愛侶的決定。但卻提到固突巴斯爾亞

的那個『妹妹皇后』為星空萬載館的姐姐和『伴』舉行國葬。看來那個有預言能力的『

伴』，最後還是沒有辦法避免停擺。 

 星空萬載館之後由另外的皇室人員接管。當時統治階層被日趨動亂的星空弄得

顧此失彼，喪失長遠眼光，亦缺乏資源繼續建造恆時儲識庫。於是草草封閉了地下通

道，將有關文件完全毀滅。 

 我覺得好失望，如果紀錄完全正確，恆時儲識庫就真正是有名無實，後來京城

受到滅族屠殺也是冤枉極了。最重要更是它不可能收藏了任何地圖，那時塔木拉薪迷

宮尚未建做呢。 

 我頹喪地望著『盈』，卻發現她們露出狐疑神色。『盈』說其他星體生命不會理

解固突巴斯爾亞『伴』的關係，他們卻是土生土長。結了『伴』後，兩個個體依然是獨

立，有個別思維和空間，但生理卻有種特別力量緊緊連結著。所以一個個體受傷，那

個『伴』不可幸免。紀錄裏面說得甚不清楚。再者固突巴斯爾亞的『結伴』不需要『異

性』。紀錄對『館長姐姐』的『伴』的性別稱呼非常混淆不清。 

 我們跟著被帶到另外一個章節。具有靈力的哥哥在偷襲時也受了傷。身為皇后

的妹妹第一時間立即用『隱性通道』知會木爾阿塔臺的那個弟弟國王，要提防突襲。所

以當哥哥去到都城時發覺守衛森嚴，並無可能接近皇宮。這時候他後悔先選擇情敵作

為目標，如果先奪回帝位，凡事都事半功倍。紀錄說他離開都城，去到星空邊區，用

靈力幫助他招兵買馬，挑撥是非，因為星空大亂，奪權便容易多了。星戰本來就無可

避免，加上了有計劃的煽動，就一發不可收拾。 

註：『隱性通道』，是意譯的一個名詞。多數是指有了『伴』關係的生命體的一種遠程
通訊能力。 

 

 那個國王弟弟，本來並沒有意思登上帝位。在學院之中，他也愛上了那個後來

成為皇后的妹妹。不過大勢所趨，他知道並無可能跟她結『伴』，但心裏面並無辦法忘

記這個愛侶，所以之後他從來就沒有結過『伴』。而當了皇后的妹妹也是鍾情於這個弟

弟。在星空學院時，她年齡和生理結構還沒有到達結『伴』期，故所以並沒有造出違反

國家禁令的行為。但正如那個弟弟一樣，她心裏面也只有一個愛人。所以她也從來沒

有結『伴』。他們的微妙關係，那個哥哥當然知道得很清楚。故所以數次用那個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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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去威脅弟弟，要求讓位。但那個時候，哥哥「拋棄行裝」的身分已經在統治階層間

流傳，就算弟弟肯讓去帝位，他也沒有資格接管統治權。 

 弟弟一心一意要保護愛人，於是在星空下尋找對付靈力生命體的方法。他去到

極遙遠星空，終於找到在遠古時代拋棄了行裝的先輩，但他們曾簽約再不踏足故地，

弟弟只好留在那裏學習封印靈力的『法術』。當他返回國土，星空已經大亂，戰火已經

漫延到每個文明角落。但如果不消滅有靈力的哥哥，則不但心裏永恆愛人不會有寧日

，整個星空將會落入靈力統治當中。最後木爾阿塔臺星盟聯軍在『非拉莫拉治星空』跟

擁有靈力部隊的哥哥會戰。那個哥哥不知道弟弟已經掌握消滅靈力的智慧，結果大敗

被擒。但弟弟始終狼不了心消滅親哥哥，於是建做塔木拉薪地下迷宮，將哥哥封印在

那裏。『非拉莫拉治星空』一役，不單只令木爾阿塔臺精銳死傷累累，弟弟亦在最後談

判時給哥哥暗算受傷，結果因傷而逝。在星空另一端的固突巴斯爾亞，皇后妹妹聽到

『愛人』為自己戰死，也失去生存意欲，憂鬱而終。最大的兩個星盟於是漸漸瓦解，星

際大混戰時代終於降臨。 

 紀錄到此結束，我和『盈』都有著無限感觸。『盈』來自固突巴斯爾亞，更加感

同身受，她們緊緊『伴』著對方，沒有能力發出一句說話。我雖然漸漸發覺救妳脫險已

成絕望，但歷史人物受星空作弄，更甚於我們的遭遇。我決定自己硬闖塔木拉薪迷宮

，與妳同生共死。 

 我們帶著無比沉重心情，回到會客室中。見到『庫主』站立在窗前。窗外現在是

萬里繁華，但有著無上智慧的她，也覺繁華若夢吧！傳聞說她從來也沒有作過『伴』，

又是否感受到愛情的無上魔法。 

 『庫主』轉過身來，背著西下的黃金光芒。我只看到一個輪廓，她輕輕嘆息一聲

，但整個空間的空氣都跟著沉重下來，好像千萬年來星空的憂鬱在這聲嘆氣中蒸發出

來。我們都沒法抗拒這種愁緒，一塊兒憂傷起來，根本說不出一句話語。但跟著她訴

說的事件，更加令我們目定口呆！」 

 『紀錄是我編輯的。』 

 『那時皇后剛剛過世！所有皇族的成員都忙著選舉新后，沒有一個人真正悲傷

！也沒有人知道她對愛情是多麼執著和忠誠。以為沒有作過伴，也就無情！不是的！

不是的！』 

 『她從來就不喜愛政治，但最終接任皇后，在亂世領導一個龎大星盟，她唯一

的目的就是要保護姐姐。沒有了她貴為皇后，她姐姐『外伴』的舊帳就會被陰謀家翻出

來，就算不被迫停擺，也會被永遠囚禁。』 

 『皇后救過姐姐两次，一輩子都在保護著她。而她的姐姐卻無法還報一點。甚

至無助地看著她的愛人停擺，無助的看著她停擺！星空之下，沒有比這更淒愴的事情

了。是嗎？』 

 『庫主』的聲音顫動。這時她轉過身再遠望窗外，在側身的一剎那間，我發現了

她臉有串串淚珠，還有幾滴拋到地上。她為甚麼會哭？那只是無數歲月以前的歷史吧

了。 

 『那一個晚上，皇后趕去救助姐姐和「姐伴」，她感覺到很奇怪，因為姐姐傷勢

顯然較少，這並不符合常規。 

 姐姐要求皇后將隨從和醫護人員撒走，將她們的秘密和計劃告訴皇后。「姐伴」

在研究解決星空擠擁危難的時候，除了獲悉拋棄行裝一途外，自己也發明了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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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兩個生命體共用一個行裝，於是行裝所需資源最少可減半，也就會舒緩了資

源的糾紛，星空和平就可延長。但是他知道當時的議會一定不會接受這種模式去進化

，加上技術上依然存在缺陷，所以他並沒有宣佈。他將這個程式定名為「共生」。 

 這個晚上，擁有靈力的那個哥哥不單只突襲，而且惡毒地先擊向他的「性別」之

處。這種模式攻擊源自固突巴斯爾亞一項古老的邪惡傳說，就是要解開緊密「伴」力，

一定要拆破某一方的「性別」。那個哥哥胡亂相信傳說，以為可以生效，但卻沒有得到

預期的全部作用。 

 攻擊破壞了姐姐跟「伴」的生理連結，所以姐姐沒有受到同樣嚴重的傷害，但「

姐伴」知道如果自己傷重停擺，愛侶最終無法獨存。所以她建議開啟「共生程式」，將

生命力轉移到那個姐姐的行裝上。她說這也許是星空天意。因為程式只能容許同性別

的生命共用一個行裝，異性的排斥暫時無法解決克復。受到傷害而沒有了原來的「性別

」，他會進化為女性性別，解決了「共生程式」的限制。唯一的障礙就是，他們要永久

退出固突巴斯爾亞的政治舞台，還需要隱姓埋名，因為固突巴斯爾亞絕對不會容許這

樣形式的進化。姐姐一心一意只希望自己的伴可以存活，不會著意榮華富貴。但如果

沒有皇后幫助，她們不可能成功離開國土。妹妹皇后答應一切。於是宣佈她們的死訊

，舉行喪禮，並秘密安排她們去到木爾阿塔臺，投靠身為國王的那個弟弟。』 

 『現在，固突巴斯爾亞非常開明，可以接受許多新概念和技術，但在那個時候

卻是非常保守。皇后為姐姐所保守的秘密和所做一切，如果一旦洩漏了出去，她自己

都有性命危險。後來皇后病重，姐姐去到皇宮，對妹妹發誓要將所有事情寫進歷史裏

，要讓整個星空知道她的偉大情操。垂危但平靜的皇后握著姐姐手腕說道：小妹妹為

姐姐做事，不值得寫在歷史裏面。自己身為皇后，沒有為臣民爭取到和平安定，卻是

罪過，更不值得在歷史裏面佔有任何地位。』 

 『姐姐和伴到了木爾阿塔臺。由於她們的學識和智慧，成為了星盟顧問。另一

方面，那個擁有靈力的哥哥在邊區煽動暴亂，組織軍隊，製造種族和國度之間的仇恨

，弄到星空下亳無寧日。他還派遣密使，警告弟弟如果不讓出帝位，便會派遣刺客殺

死他深愛的固突巴斯爾亞皇后。國王和姐姐及「伴」商議，「伴」認為只有在遠古時代

拋棄了行裝的那些前輩才會知道怎樣操控和抵抗靈力，更可能已經發展到消滅和封印

具有邪惡靈力的生命體。於是他們一行三個，根據古老紀錄，去到極遙遠的星空找尋

。這段旅程還算順利，但是那些前輩逍遙自在，不願意違約再重踏故地。於是他們只

好留在那裏學習。那些沒有行裝的前輩，也非常讚賞「伴」的共生程式，不過認為始終

不能徹底解決當行裝飽和後會出現的資源缺乏問題。他們將最新捨棄行裝的程式交予

他們，說道有朝一日，星空可能有這個需要。 

 他們回到木爾阿塔臺時，戰火已經燎原。國王依原定方針，計劃先消滅有靈力

的哥哥。但那個哥哥非常狡猾，戰略要點是不與星盟大軍決戰。過了一段頗長日子，

一個開往邊區戰場的軍團因為運輸器材失靈，擔誤了戰事而令一個星區落入『蠻族』控

制。木爾阿塔臺的軍紀非常嚴厲，不論人為或硬件過失，高級將領首當其衝會被監禁

，剝奪所有權利。中低級將領和士兵均會降職減薪。身為國王的弟弟，明白天下正在

大亂，軍隊已經疲於奔命。每日都有死傷，如果再嚴懲忠心的軍士，最後必然釀成兵

變。於是下令只將過錯紀錄在案，命令軍團撤退到另一個基地維修。軍團司令因恐運

輸問題再次延誤，於是行走『非拉莫拉治星空』捷經。 

 非拉莫拉治星空長年受星雲迷霧封鎖，本來並不易走，但適逢這個軍團司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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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地理學家，而且專注這個地域，自信就算閉上雙眼，也可通過。 

 這真是星空下的天意。軍團進入非拉莫拉治星空不久。竟然直接與哥哥的主力

部隊相遇。最初軍團司令並不知道這就是哥哥的主力，以為只是叛軍亂民的結集軍。

想到這正是一個好機會去戴罪立功，於是訓勉將士兵勇精忠報國，勇敢殺敵。軍團士

兵當然也有同感，於是前呼後繼地殺上戰場。 

 另一方面，擁有靈力的哥哥並不將這個常規兵團放在眼內，以為可以迅速將之

完全殲滅解決。過去十年的每戰必勝，已令他逐漸驕傲自大，忽略了士氣也是戰爭中

的決勝因素。 

 戰事發生不久，星盟聯軍的專家部隊到達戰場考察，發覺死傷士兵有靈力印鑑

。知道敵人軍隊並不簡單。於是通知總參謀部及國王。遠在星空另一端搜索的弟弟國

王非常著急，下令遠近所有軍團立即開赴非拉莫拉治星空圍堵。自己則星夜率領擁有

秘密武器的親兵趕赴戰場。哥哥的精銳部隊雖然將星盟聯軍殺得遍甲不留，但星盟參

謀部下死令堵截敵軍突圍，於是戰場上的軍團司令只得用人海戰術，拼死纏鬥。哥哥

幾次突圍都功敗垂成，知道已被膠著，於是召令其他部隊和聯盟馳援。星空史上最大

會戰於是展開。 

 當弟弟國王和我們到達戰場，見到屍橫遍「星空」，真真是慘不忍睹。國王的親

兵擁有最先進武器和最精銳兵員，首先將正由四方八面馳援而來的敵人軍隊逐個擊破

，然後跟著重新部署包圍，逐漸消化包圍網內的敵軍，這就逼得哥哥不能不進行決戰

。哥哥那時銳氣已挫，更不知道弟弟和我們可以克制靈力，最後敗陣被擒。 

 有能力可以消滅靈力生命體的弟弟，終於面對面小時候曾經親愛莫及的哥哥。

他心腸軟了下來，哥哥就趁這一刻疏忽，用靈力作出致命一擊。「她」看得清楚，但已

經沒有時間報警。但「共生」模式可以令她迅時脫離行裝，她於是用自己生命力替國王

小弟擋去大部分靈力，她嚴重受傷，生命也沒有辦法重新回到行裝裏面，終於停擺。』 

 這時候我確實聽到了背著我們的『庫主』發出飲泣哭聲，我忽然有了全新覺悟，

知道了她的身份。 

 『她在停擺之前，對我說道： 

 「我也化去了他所有靈力。不要憎恨他，星空下已填滿了仇恨，不能再增加一

點一滴。星空之下，無論多麼進化，只要有些許行裝，遲早都會停擺。這就是那些在

遙遠星空，捨棄了行裝的前輩所講的緣起緣滅。這些法則在物性宇宙裏是永恆不變。

不過您不會，也不能跟我一塊兒停擺呀！不幸得很，這是您將來漫長歲月，寂寞孤獨

行程的開始。恆時儲識庫的智慧全部放在您的行裝裏面，毀滅後的星空要靠那些智慧

重點文明火炬。您要去到極遙遠的那個星空，好好保護行裝，在那裏等侯我計算出現

的星空異象，那時侯，您要幫助固突巴斯爾亞和木爾阿塔臺恢復文明和我們熱愛的和

平，恆時儲識庫的智慧來自星空，也將歸還星空。」』 

 『木爾阿塔臺的弟弟看見戰役做成屍橫遍「空」血流成「雲」，星空形態變異，

已無殺戮之心，何況親哥哥只是為情所困和捉弄。於是將失去靈力的哥哥帶回京城，

依據停擺了的她所留下的藍圖建做塔木拉薪迷宮，永恆囚禁著這個星空罪人。 

 「塔木拉薪」這個名字來自木爾阿塔臺的古語，原來意思是「迷惑者放下一切吧

」。最初，哥哥喜好文學，弟弟愛上武功。老國王愛好和平，重文輕武，一早便將皇位

繼承權交給長子。兩兄弟在星空學院上學時，弟弟攻學星空戰略，長兄則鑽研難懂的

上古文史，也可能這樣他一早就知悉了古代拋棄行裝的程式和靈力修練，最後在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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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所有時便走上這條途徑。最後，弟弟還是被迫打敗了親愛的哥哥。這是不是星空

天意呢？ 

 國王小弟雖然因為『她』的保護沒有受到致命傷害，但傷勢加上戰事頻密，也最

終停擺。國王停擺之前，和我一齊進入迷宮，詢問哥哥是否知道悔過，但他至死不悟

，竟然大笑著說，只要有一天，愛人為他流下眼淚，滴到他的臉上，他才會放下一切

恩仇。 

 我看著愛侶停擺，看著摯友木爾阿塔臺小弟停擺。跟著妹妹病重的消息傳來。

我用木爾阿塔臺使節的身份回到國土，送別妹妹最後一程。我打開始終沒有完成的那

個沒有甚麼資料的恆時儲識庫，將我們生命歷程記錄下來，然後用「念力」封印了道路

，相信一天會有有緣的生命體解讀到星空下的這個小故事。』 

 

 親愛的，就這樣，最後我獲得那個也得到了永生的『庫主』的指引，得到『盈』

，『容』和『天狼常伴』等幫助我，進入塔木拉薪迷宮，成功救了您出來。 

 我手裏拿著一小瓶『庫主』給我的淚水，還記得她那有著千萬年憂鬱的唏噓嘆息

聲： 

 『這不是為他流的眼淚，但如果也見到他，不妨滴到他的臉上。』」 

 

註：這封函件從第二紀的一個墓穴中發掘到，相信是陪葬品。二紀通訊發達，早就已
經沒有了物性的書信來往。所以，就不論及這封函件的內容，函件本身就是一件重要
古物。墓穴顯然曾經被盜竊，埋葬了的行裝已經被偷走。可是盜匪似乎對文化遺產亳
無興趣，否則本單位不會獲得是項研究星空歷史和文化的極重要文件。是項函件不但
講述了舊世界星空大戰之前因後果，對「沒有行裝」生命體還有著多方面的繪述。書信
告訴我們，作信者比他的「伴」較早過世，而那個「伴」將會為他履行他以前做過的承
諾。我們對是項承諾之內客極感興趣。懷疑可能涉及本單位的探索計劃。書信非常冗
長，疑團卻也不少。例如，作信者和「伴」肯定共同生活了無數歲月，並無理由要用書
信講述遠古過去的遭遇。另外一點，這封家書的結尾部分有點突兀。如果作者召喚了
多個拋棄了行裝的高級生命體進入舊世界的「塔木拉薪迷宮」去拯救「伴」，那應該是
一次武裝行動，但作者一筆帶過，並無一字言及在迷宮中的遭遇。那個被封印在舊迷
宮裏的哥哥，也是一個謎吧！究竟作信者是否也找到他？又是否將那瓶「庫主」交托的
淚水滴到他臉上？如果他有這樣做，那個哥哥是否會放下無數世代前的恩仇？他現在
又在何處？又是否再擁有靈力？最後回到主題，這封家書確實指出「一」這個神秘生命
體的時空坐標，令到本單位可以重新操作。身為主管，我已即時派遣特使「看寧」穿過
時空繼續追查，務必要成功傳遞本單位在星空二紀廢墟中發掘到的重要訊息。 


